[bookmark: _GoBack]1949—2019工会出版简史
与党同行70年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一套分为上下两卷的厚重回忆录，静静地摆放在人们面前。70年的坎坷与荣耀，浓缩在每一个重新被打开的历史细节。
作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建社70周年纪念文集，这部回忆录的书名最终被确定为《走向辉煌》。它所记录的充满沧桑和变革的岁月之痕，正是工会出版事业与党同行70年的发展之路。
致敬历史，拥抱未来。
今天，充满朝气活力的工会出版人站在新的起点，为亿万职工提供全方位文化服务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创建沧桑
1949年1月31日，北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1师队列整齐，从西直门进入城区。工人、学生高举五颜六色的小旗，高呼着欢迎口号。
两个月后，西苑机场。500发照明弹高挂空中，毛泽东身穿棉大衣，头戴解放帽，站立在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缓缓穿过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列 。
从进城到阅兵，象征着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一年7月15日，前身为《大众日报》的《工人日报》在北平创刊。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日子最终会同样成为中国工会出版史上的“原点”。
其时，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15天。这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重要文稿，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正是在这篇文稿里，毛泽东显示出夺取政权后的清醒和理智。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依仗报社具有的编辑、排字、印刷条件，《论人民民主专政》被印成了书籍，自然洛阳纸贵。这直接催生了工人出版社的创建，并且把创建时间同样确定在1949年7月15日。
这一年，赵树理43岁，刚刚从天津来到北平。这位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的革命作家，因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篇小说，声名响亮。
刚刚创建的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成为首任社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这家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本书便是赵树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
这一年，姚汝勤刚刚15岁，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参加工作。70年后的今天，这位离休老人身体康健，思维敏捷，住在已经加上“中国”两个字的出版社大楼对面，继续关注着工会出版事业的发展。
在姚汝勤老人心里，往事就是自己“心中的一泓甘泉”。他在《走向辉煌》中回忆说，他刚一到出版社，首长便找他谈话，告诉他扫地也是革命工作，他就这样当上了一名革命的勤务员。直到1950年8月，他被调到出版社门市部去当见习生。
门市部是一座米黄色的二层街面楼，坐落在东单北大街路西。每天早晨，姚汝勤要把书架上的书码放整齐。他回忆，当年书架上主要是马列著作、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及识字课本，还有不少苏联的文艺作品和思想教育丛书。
这个火热的年代，工会出版事业甫一起步，便成为影响成千上万劳动大众的“知识明灯”。
1951年初，工人出版社正式建制，组织编辑队伍，独立经营，成为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司局级事业单位。随后，全国总工会撤销了上海劳动出版社（上海市总工会主办）、东北工人出版社（东北总工会主办）和中南工人出版社（中南总工会主办），抽调编辑人员、管理干部进京，集中力量办好工人出版社。
接到停办命令的时候，中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半年左右，分成编辑和出版两大部门。依照负责人胡甫臣的回忆，他们选了几位中南地区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剪刀加浆糊，把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汇编在一起，就成了一本可以尽快出版的书。
停办以后，胡甫臣带领十来人的队伍来到北京。“到中央一级大出版社的魅力”，让大家克服了“北方好冷好冷”的胆怯。
接着，上海劳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也来到工人出版社，受到接替赵树理担任社长的陈用文的热烈欢迎。
胡甫臣一直记得，前门外便宜坊烤鸭店的全鸭席也是“欢迎项目”—先是参观焖炉怎样烤鸭，再看服务员怎样片鸭，然后便是品尝鸭肝、鸭舌、鸭四宝。同样让他一直记得的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两栋三层新楼，在当时的老北京城里十分引人注目。
尽管刚刚创办，工人出版社已经在北新桥骆驼胡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印刷厂。《走向辉煌》记述称，“工厂里有严格的纪律，干活儿有定额，货量有标准，考工有级别”。胡甫臣所说的两栋新楼，东楼是编辑部，西楼则是印刷车间和装订车间，甚至添置了彩色胶印设备。
从合唱团到京剧团，从打篮球到练双杠，工人出版社的员工业余生活“健康精彩”。姚汝勤回忆说：“这样一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在党的关怀下渐渐地成长起来。”
工会出版事业的漫漫长路，就这样悄然奠基。

初心使命
从工人出版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工人”就是工会出版念念不忘的“根”。
1950年2月，全国总工会决定《中国工人》杂志复刊，并交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同时，以中、俄、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彩色印制的《中国工人画刊》，介绍中国工人的政治、生产、学习和生活。直到今天，这种规模的以工人为主题的对外宣传，再未出现。
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国工人》的第四次启动出版。革命斗争时期的艰难困苦，让这份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历经坎坷，注满了红色基因。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创刊，没有发刊词，甚至没有主办者的粗略描述。第1期杂志共36页，定价铜元4枚。按照当时的物价，4枚铜元可以买1斤青菜。
从第1期开始，《中国工人》的撰稿人就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工运领袖，包括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刘少奇、瞿秋白、项英、林伟民和李立三。
出版5期后，《中国工人》失去了消息。直到1928年12月复刊时，这份杂志把自己定位为 “全中国工人的灯塔”，并新设“镰刀与铁锤”栏目，记述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
这一次，《中国工人》连续出版了8期。最后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征求编辑工人读物文稿的启事，包括征集工人补习学校课本和工人教育小丛书。
11年后—1940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
1941年3月，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国工人》在延安停刊。但是，这篇《<中国工人>发刊词》最终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文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杂志设立了时事政治、思想修养、文艺和群众工作四个组和一个办公室，共约50人。工人出版社老员工周道非回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甚至停办了同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学文化》杂志和《工人》半月刊。
地方工会出版机构停办和《中国工人》杂志复刊以后，工人出版社成为工会出版的唯一重镇，编译出版有关工人运动、工会工作、工运历史、劳动经济、人物传记、工人文艺、工人画报等书籍，每年出书150多种。
今年已经90多岁的胡甫臣老人，当时在出版工会读物的第一编辑室。年轻编辑冲劲十足，写信联络苏联工会出版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请求尽早提供选题计划和样书，以便尽快翻译出版。得知苏联出版过《马恩列斯论工会》，工人出版社也选编起来，找到全国总工会翻译组帮助翻译，再去请马恩列斯编译局帮助校核，出版后受到工会干部的欢迎。
让工人出版社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还有吴运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的出版。
邓颖超曾经这样说：“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有谁没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红岩》等书中汲取过力量源泉，找到人生的路标？”
能够与这两本经典红色图书相提并论，足见《把一切献给党》分量之重。在曾经担任过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赵长安看来，它的出版过程，凝结着老一辈工会出版人的心血。
4次负重伤，身上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的巡回报告感动了每一位听众。
时任全总主席赖若愚找到吴运铎，要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吴运铎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五年级，不知道写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写。于是，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成了这位特殊作者的影子，甚至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教他如何回忆，哪些要重点多写。
从白天到夜晚，吴运铎写完一页，何家栋就修改一页。慢慢地，吴运铎有些入门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幸运地遇上了何家栋这位呕心沥血的编辑。”
只有6.8万字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在中华大地产生了巨大冲击波，震撼着千千万万读者的灵魂。根据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史料记载，这部自传体小说累计发行超过700万册，被译成俄文、乌克兰文、蒙古文、朝鲜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出版。
将近30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2年再次播出《把一切献给党》，当年读过此书的老读者激动不已，奔走相告。更多的年轻工人给吴运铎写信，表达自己虔诚的崇敬。1983年3月，张海迪第一次见到吴运铎，请求老人能够送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因为自己就是把它作为精神支柱“才活到今天”。
整个上世纪50年代的工会出版，充满活力与激情。工人出版社的革命回忆录轰动社会，除《把一切献给党》外，《我的一家》发行441.95万册，《狱中纪实》发行215.85万册，《老共青团员》发行137.93万册。《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和《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的出版，更为中国工会保留了工人运动的珍贵史料。

思想飞扬
1959年，宋庆龄为《中国工人》撰写文章，题为《马列主义的胜利万岁》。同一年，工人出版社推出了夏衍的著名作品《包身工》。
然而，众所周知的政治时局风云变幻，让工会出版陷入坎坷。
1961年，《中国工人》停刊。工人出版社对外保留牌子，没有出版新书。
1962年，工人出版社组织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写完第五稿。依照《中国工人出版社大事记》的记录，当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诬蔑《刘志丹》是“替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耸人听闻地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1966年年底，在《工人日报》被造反派查封的同时，工人出版社也停止运行，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
工会出版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当拨乱反正的改革春天到来之时，工人出版社重新迎来了自己的生机。
1978年10月6日，《工人日报》复刊，工人出版社作为报社的出版部同时恢复。
随着工会出版再入发展航道，小说《刘志丹》的命运引人关注。在中共中央批复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以后，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反大会，胡耀邦审定了报道稿件的内容。全总党组决定，为因《刘志丹》小说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档案中存有的有关结论、个人检查等材料一律撤回销毁，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更多的发展机遇接踵而来。
1983年7月，胡乔木致信郝建秀和倪志福，提出“团中央能把中国青年出版社办好，何以全总竟不能把工人出版社同样办好呢？”他要求工人出版社必须大大加强，充实人力，立即“完全独立出来（包括党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成为工人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第一年。当年年底，再版的《中国工人阶级》（原名《本色·传统·使命》）累计发行580万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发行370万册，《中国近代史》发行190万册。
工人出版社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便是1987年夏天出版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至少整整5年时间，杨沫之子马波（老鬼）四处奔走，寻求出版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八年》。这部45万字的书稿在各个出版社和文学刊物间辗转流传，皆被拒绝。当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找上门讨要书稿时，老鬼几乎是抱着绝望的心态与他见面。
30年后，岳建一这样回忆自己当年读罢《八年》的感受—“已难言清，只记得被震撼得昏天黑地”。最终，书名确定为《血色黄昏》。
1987年6月的一天，岳建一骑着自行车去找老鬼，送去20册样书。俩人在长安街边碰面时，华灯已经亮起。老鬼翻看《血色黄昏》，激动到语无伦次，把岳建一紧紧抱住。随后，《血色黄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工人出版社连续7次印刷，达40余万册。
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工人出版社成为现代文化思潮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者。从《美国人谈生活艺术》到《中西500年比较》，从《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艺术哲学译丛》到《生命哲学译丛》，这些书籍都深深影响着一代读者。《编辑人的世界》引进以后，成为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理念接轨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面向亿万职工群众的思想引领需求，政治理论读物成为工会出版的重中之重。
1993年1月，《中国工人》杂志再度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之题词：“坚持党的基础路线，为职工群众服务。”
一年以后，《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进入出版程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批复要求，“认真审核书稿，做好编辑出版工作，保证出书质量”。
此时，工人出版社已经改名为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在筹划建造自己的综合业务楼，规划总建筑面积8724平方米。在丢掉了闹市中心的办公楼和印刷厂之后，工会出版的阵地建设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先后组织出版了《邓小平同志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邓小平治国艺术》《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邓小平工人阶级与工会思想研究》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光辉的旗帜，行动的指南—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职工读本》的出版，更为出版社首次摘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改革时间
12年前，吕厚燕成为重大选题《中国工会读本》的责任编辑。这本以图文形态呈现出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试图绘制中国工运史的壮阔画卷，打造成为工会图书的扛鼎之作。
从2007年到2008年，吕厚燕“恶补”工会知识，走访各地工人运动纪念馆，遍访工运史专家学者。在她的工作电脑里，“工会读本”的文件夹存入了上千个文件，总量将近50G，编辑笔记亦有几万字。为了确保出版进度，她甚至错过了陪着女儿观看北京奥运篮球决赛。
作为中国工会十五大的献礼出版物，《中国工会读本》正式出版。5000余幅老照片里遴选出的645幅图片，让这部厚重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真实记载了岁月的沧桑。
2014年，吕厚燕病逝，享年43岁。在她的遗物中，还有那张北京奥运篮球决赛的入场券。一代又一代工会出版工作者，就是这样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从举办“中国劳模—时代领跑者”大型摄影展到为汶川地震灾区赠送防疫减灾读本，从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指定教材丛书（45本）到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系列教材（20本），工会出版围绕工会工作大局精准发力，受到各级工会组织的良好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职工群众发展变化形成的新需求，工会出版必须顺应时代，确立自己新的目标和方位。
2008年1月3日，全总机关大楼，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在举行。时任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正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又有了属于咱们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此，曾经低迷的职工读书活动触底反弹。在全国总工会10年建设超过1万家示范性职工书屋的带动下，各地工会相继投资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达10万家，覆盖6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2019年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到中国工人出版社调研，充分肯定了职工书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打造职工书屋品牌、更好地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以职工书屋建设快速推进为标志，注入新动能之后的工会出版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2019年2月，新一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公布，中国工人出版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职工状况丛书》和《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丛书》双双入选。
从2015年起，《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18种）、《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20种）、《大国工匠工作法丛书》（6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丛书》（7种）和《转型闯关》相继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形成高水平文化方阵。
今天，以图书出版为主体，以职工书屋和《中国工人》杂志为两翼，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一体两翼”发展布局已经形成。《走向辉煌》里描绘的工会出版蔚蓝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正在加快建设。它将集阅读网站、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越来越多的职工开始享受“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工会文化服务。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正在加快建设。它将充分利用工会出版的知识资源和作者资源，推进工匠精神传播和工匠技能传授，构建集在线教育和技能课程开发、协作式学习社区于一体的交流平台，为产业工人提供“线上+线下双向链接”的智慧学习空间。
全国工会网上练兵平台正在加快建设。它将把海量的工会工作知识、流程和方法进行题库化，通过游戏闯关、仿真模拟、网上比武等形式，搭建起工会工作者储备知识、提升技能的“指尖竞技场”。海量工会图书资源，就是海量题库的重要支撑。
中国工会数字资源总库正在加快建设。它将自主研发大国工匠工作法视频课程，加工制作工会知识有声资源体系，组织录制职工思想引领“微课堂”，进而整合工会和企业制作生产的数字资源，探索共建共享，努力打造最大的工会数字资源图书馆。
70年前，草创而生。
70年后，根深叶茂。
今天，工会出版事业正以全新的面貌，以文为魂，点亮亿万职工的精神世界，让亿万职工的美好生活充满知识书香。
今天，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望，努力用更优质的图书文化产品，在担当作为中做出工会出版工作的新贡献。
